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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中央日报》捧

杀人犯说起

十八年来，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骂我，我

笑着对自己说，被他们骂骂也好，要是被他们捧，那可能要倒

霉。例如，在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的《中央日报》上，就大

捧特捧“嘉义刘内科医院院长刘堂坤”，肉麻地说：

刘氏于四十八年，辞去公职，在嘉义市国华街兴建巨

厦，开业刘内科医院，专治肺科、心脏科、肝、胆科、高血压

症。医术湛深，活人无算。

刘氏出身望族，生平急公好义，现任嘉义狮子会会

长，对于社会救济慈善事业，出钱出力，不遗余力，亦为本

省各地狮子会本省籍膺任会长之第一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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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料肉麻以后三年，刘堂坤与“女护士命案”扯在一起，被判死

中央日报》把肉麻话一概收起，不再谈“活人无刑。 算“”急公

好义”了，开始落井下石了！

刘堂坤在一审中被“明镜高悬”的法官判处死刑，二审中

又被“明镜高悬”的法官判处死刑。事后，台湾省医师公会理

会长吴基福先生对我说，根据医学的原理与技术，所谓刘堂坤

麻醉女护士，照法官所述说的情况，绝不可能！这种绝不可

能，本来已有专家证明给法官了，可是法 乱用“自由心官

证”的法官 却官样文 对专家的意见章“，不予采信”，

“不予采信”！结果仍是判了刘堂坤的死刑。

不过值得注意的，还不在法官乱用“自由心证”，而在法官

的证据认定和逻辑知识。这个案子，初审法官判刘堂坤死刑，

用的完完全全是“猜谜”的方法，而不是严格的证据。换句话

说，这么一件人命关天的大案子，用“想象的情况”来“猜”出刘

堂坤是凶手，这种“执法”，是我们绝不敢领教的。我们认为这

是一切冤狱和人权侵犯的祸源。

犯罪之认定全凭客观的证据，这本是近代证据法则的公

理，不容任何什么训练班讲习班出身的法官乱来曲解的。不

根据证据而根据荒谬的类推方法来判案，这种流弊，是最危险

的。即以这次命案为例，刘堂坤在初审中被判死刑，洋洋万言

的判决书完全是一篇“猜谜示范”的范文，并不是咬得紧紧的

有力证据书。用这样“想象的情况”来判人死刑，它的毛病，在

二审判决中立刻就暴露了！二审判决推翻初审判决，并不是

不把刘堂坤判死刑，二审判决照样把这个可怜的医生判了死

刑。所不同的是，二审判决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编织“想象的

情况”、来“猜谜”。这无异是说：初审的法官呀！你们的年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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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浅，想象力不够，你们猜得不好！还是看我的！

于是，洋洋万言的二审判决书里，刘堂坤又被描写成另一

种想象杀人的方式。

但是，事实上，刘堂坤再恶性重大、再神通广大，他“杀人”

的情况，在实行过程中只有一种，绝不可能有两种。而我们

“高明光大”的法官，却居然能构想 这不是大笑出两种出来

话吗？

为什么会一次“杀人”，却出现“罗生门”式的两种情况来

了呢？究其原因，就是毛病出在判案不根据“证据”而根据“想

象”，法官不东奔西走的找证据，却去天南地北的想情节，这种

做法，写武侠小说可以，判别人死刑却万万不能。因为根据的

是“想象”，所以甲有甲的想法，乙有乙的构思，丙又有丙的细

节描绘，如此“想象的情况”，不但二审可以打初审的耳括子，

三审照样可以打二审的耳括子，并且如果有个十审八审，照样

可以被各审想象力丰富的法官，想象出十种八种不同的情节，

打出十种八种不同的耳括子，而刘堂坤也就更“万死难逃”了！

我这篇文章的意思，绝不说刘堂坤是凶手或不是凶手，我

只是指出，不管刘堂坤是不是凶手，判他的罪，没有证据是不

行的，不像样的证据也是不行的。我们要“诛”刘堂坤，不能

“以意诛之”或“心诛”，我们要根据铁证才能“诛”他。不管诛

不诛，我提议刘堂坤下辈子最好去当法官，而法官们下辈子最

好去写武侠，如此各适其位，则天下太平，必当不远矣！

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改写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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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许我中央，

不许你中央

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四日“，大有为政府”制造出一种“标

准法”一共九条，第一条说“：本法所称标准，系依标准制定程

序，所制定全国共同遵守之国家标准。”第三条说“：经济部设

中央标准局，掌理全国各种标准事宜。”第五条说“：凡适合标

准之产品及方法，呈经中央标准局审查合格后，加正字标记，

以资识别。”这是积极方面的法律“；大有为政府”又制造出一

种“商标法”，第三十七条说“：相同或近似于正字标记”的“商

标图样”“，不得申请注册。”这是消极方面的法律。于是，就在

这两极法律的“围标”下，中华民国有了中央标准局的官定正

字标记。

正字标记的主人是中央标准局，可见中央级比正字级高

级，一变成中央标准，自然就大显赫特显赫“，中央党部”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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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央日报》也“、中央通讯社”也“、中央银行”也“、中央信托

局”也“、中央文物供应社”也。⋯⋯中央先就抢先一步，神气

活现起来。神气活现之余，首先就推出“只许我中央，不许你

中央”的霸道作风：台北中山北路的一家“中央妇产医院”，被

勒令改名，该医院无法，只好改名叫“中泱妇产医院”；仁爱路

这边的“中央开放医院”，也被勒令改名，该医院是财阀办的，

也挡不住，只好改名叫“中山纪念医院”。由此可见“，中央”已

经变成了商标，不，不对，已经变成“政标”，变成了“政”字标

记 。

有了“政”字标记的大权在握者，他们自然要发号施令“制

定全国共同遵守之国家标准”，当然这也是“制定全国共同遵

守之‘一家标准 ，的冠冕表达法，想想看，要由政府衙门来盖

正字戳子的，要由中央标准局来验明正身的，这样子的产品，

又怎样能和中央不配合呢？

宋朝的苏东坡，说他“读书万卷不知律”，由于知识分子只

会死读书、不懂法律，所以写的东西太虚，不能落实。我是读

书万卷颇知律的，所以要研究研究“标准法”“、商标法”，再从

“标准法“”商标法”里，蓦然回首来看问题，来“望中央（”“望中

央”是一种 的名字。这词儿很特别，所以借用一

下）。

我“望中央”的结果，发现所谓正字标记，又岂限于“产品

及方法”吗？又岂限于“经济部中央标准局”的作业吗？非也。

整个中央的作业，其实都是处心积虑的在“加正字标记，以资

识别”同志或同路人“，加正字标记”

。相对的，被中央加正的，自然是同志、是同路人、是

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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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冷气系统中的牧羊人，在士农工商各行各业中，都牧

了羊，成了“士羊“”农羊“”工羊“”商羊”。其中最不争气的就

是“士羊”，就是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羊。这一阶层，包括为人

师表派、大众传播派、学者作家派、艺术工作者派和政治工作

者派。不论哪一派，凡是如今有知名度的、有见报率的、有点

头露点脸的，我敢说，除了李敖之流外，都是跟官方同一标准

的、都是趋炎附势的、都是希旨承风的、都是扶同为恶的、都是

曲学阿世的、都是众口一声的、都是与中央同一呼吸同一脉搏

的。否则的话，他们休想混、休想占一席教席、休想做一名记

者、休想做“座谈会专家”、休想做“文艺大会作家”、休想做达

官贵人来捧场的画家、休想能做安全上垒的政治活动家（。此

一地区的政治活动家，一开始，也多走正字标记的路线，所以

多是先党员而后脱出而成党外；纯粹跟国民党毫不相干，而能

安全上垒者，天下鲜矣

三十二年来，在这岛上，要发挥打击力又要独来独往，不

给中央盖正字标记的，也不屑于被中央盖正字标记的，我想我

是唯一一个人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时候，英美联军进人德

国，想找一个有知名度的强者而又不与纳粹合作过的，找来找

去，只找到一个阿登纳！阿登纳那时已经被极权政府整得灰

头土脸（法庭上诬陷他诈欺背信，又以政治原因把他下狱，并

要他太太做不利他的证词），但他绝对保持大人格，不给中央

盖正字标记，也不屑于被中央盖正字标记，虽然他名誉被破

坏、财产被没收、自由无缘、家庭破碎，但他是大丈夫、是男子

汉，他九死无悔，孤军奋战，直到国土的重光。

我的《大人格与小人格》发表后，正字标记的“士羊”们，在

海内外的杂志上，展开对我的人格的评论，我看了真好笑。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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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敖的人格，比他们高得太多了太多了，他们这些给主子在身

上盖正字戳子的，他们懂什么叫人格？石秀骂人说“：你这给

奴才做奴才的奴才”，这种奴才的新生代，他们只懂摇尾巴，他

们懂什么叫人格？

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日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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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八 年冬天，为了“中华民国外交部”不让我出境，我

写信责备“外交部长”朱抚松，说“：你们不能安外，却如此攘

内，真太莫名其妙了！”

“不能安外，却如此攘内”，这一感觉，是我研究现代中国

史的第一结论，我看了太多太多当政者的作风，我再也无法不

做出这种教人痛心的结论。

中国北方有一句土话，叫“家里光棍”，意思是说，一个人

只敢也只能在家里神气，一出门就吃瘪，这种人除了关着门欺

负自己人，一出门就无所施其技；英文谚语中有“在家如狮，出

出鼠”的话，也是同样的意思。

“不能安外，却如此攘内”的感觉，最早是从研究清朝历史

开始的。清朝对洋鬼子一路吃瘪，可是对自己同胞却一路神

气，最后竟发出“宁赠外人，不予家奴”的立论，政权掌握到最

后，竟两副嘴脸如此，真教人不敢领教；清朝完了以后，从北洋

牛刀不杀鸡，杀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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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至抗战，四处军人割据，这些军人“，御侮不足，扰民有余”，

对外又一路吃瘪，对内又一路神气，同样是两副嘴脸，也教人

不敢领教。

国民党当道以后，花样翻新“，内斗内行，外斗外行。”内斗

方面，党外无党，党内有派，一个个自己人一一斗倒；外斗方

面，自“何梅协定”以至“中苏条约”，丧权辱国，颟顸偾事，一

行行卖身契一一签定，同样是两副嘴脸，更教人不敢领教。

国民党逃到台湾后，宣称痛改前非。国民党大将刘健群

写文章明说“：来台之后，无论官大官小，都是待罪之身，都或

多或少要负起相当错误的责任。”于是，国民党以“待罪之身”，

继续对中国“情不可却”。

“情不可却”是国民党大将陈果夫的话，意思是说中国非

国民党来不可，不然中国就完蛋了，国民党不能坐视中国完

蛋，所以“情不可却”，非救中国不可。国民党另一大将戴传贤

说“：周朝的天下是八百年，国民党至少要掌握政权一千年！”

由此可见，我们必须有心理准备，准备国民党要把中国“情不

可却”一千年，我们绝不可用人间政治的常理，来高估我们，来

低估国民党。

所谓人间政治的常理，就是政治责任与下台的行规。古

今中外，当政者谋国，成功则引吭高歌，失败则引咎辞职，自苏

伊士运河事件的英国首相，到福克兰群岛（马尔维纳斯群岛

编者。）事件的阿根廷执政团首领，不论贤或不肖，无一例

外。但是，这种政治责任与下台的行规，对国民党是完全不适

用的，所以，国民党是人类有史以来，一个丢得领土最大最多，

却干得最久最负责任的长寿政党，别人丢了大陆，早就给赶下

台了或自己下台了，可是国民党却会“将功折罪”、却会“舍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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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谁”、却会“这次不算，再来一次”、却会“将革命事业从头做

起

正因为国民党有这种“情不可却”的大志，这种“忍辱图

强”的胸怀，所以国民党一直领导我们，领导我们反攻大陆。

为了领导反攻大陆，国民党在台湾整军经武，三十三年生

聚，三十三年教训，在这漫长而充分的准备里，国民党有了现

代化的飞机、现代化的大炮，现代化的光复大陆设计研究、现

代化的反攻时期战地政务，一切为反攻而准备。

所以，在这小岛上的一切大编制，都是为反攻而设计的、

而存在的。若不是为了这伟大的目标，这种小岛上的大编制

自然就未免头重脚轻、未免泰山压顶，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。

可惜的是，什么时候反攻，我们还不知道，我们知道的是：

我们等了三十三年了，而国防部长在立法院还在说“：什么时

候我不知道，知道了也不告诉你们！”这样看来，我们还是得少

安毋躁！

我们可以少安毋躁！但我们十分盼望：在这小岛上的用

于大陆的大编制，应该严格施展在那“中华民国颂”所颂的地

方，而不是这一小岛。否则的话，这样庞大的编制与力量，密

集安打在这样的小岛上，就真难免大材小用，牛刀杀鸡了！

三十三年来，我们的确感受到我们是鸡，在被牛刀杀来杀

去。在这种苦闷的心情下、在这种必须使使拳脚以舒展筋骨

的必要下，自然“不能安外，却如此攘内”，牛刀不杀鸡，也就别

无可杀了！

⋯⋯（略 编者）

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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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党的度量问题

度量是政治上的成功条件，度量小的政客，也许有一时的

神气，但却有长远的失败；度量小的政党，也许有一时的风光，

但却有长远的没落。古往今来，因为没有度量而招致失败与

没落的政客与政党，例不胜举，这是历史的与因果的定律，国

民党自不例外。

先看一段历史

国民党在民国初年，由于有第一流的和开国气象的人物

压阵，倒也不乏有度量的前例，像黄兴（克强）等等，都是汪汪

叔度的人。在相对方面，满清的吏治传统里，也留下不少雍容

大度的人，像黎元洪等等，也都典型犹在，对政治上度量的展

示，有一种不成文的规格，所以那时候的政治人物，糊涂、昏庸



第 16 页

则有之，小家子气则绝对没有。

到了“北洋军阀”时代，他们虽然仍不乏糊涂、昏庸之处，

但他们的度量，尤其对在野的国民党的度量，也是令人“往事

只能回味”的。以他们对国民党员蔡元培为例：蔡元培当“北

洋军阀”统治下的北京大学校长，自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

日，到一九二六年七月八日，前后十年之 洋军久，其间历经

阀”大总统五人“、北洋军阀”临时执政一人“、北洋军阀”摄政

二人“、北洋军阀’内阁总理三十人“。北洋军阀”，照后来国民

党宣传家所描写的，既然都是“张大帅”型的坏蛋，他们为什么

这样大度优容国民党呢“？北洋军阀”当年太笨，还没学会组

党专政，所以他们没有党，自然没有党外人士，国民党当年是

被迫害阶级，他们相当于党外人士，可是因为别人没有党，当

时的党外人士该叫党内人士“。北洋军阀”自己十年间争权夺

利、走马换将，可是不论怎么争夺、怎么走换，他们居然让党内

人士负责他们的教育、负责他们的大学，这种“张大帅”，不是

太不小气了吗？后来的国民党宣传家，整天那样小气的丑化

“北洋军阀”，这不太不公道了吗？

“北洋军阀”不止在教育上、大学上对国民党有度量，在其

他方面，也有如此。国民党明明知道在法统上，北洋政府是中

央政府，是为世界各国所承认的政府，但却在南方自己成立了

另一个边区政府，整天骂中央；但是“北洋军阀”呢？却从来没

骂过国民党是“叛乱团体”，也没认真讨伐过这个“叛乱团体”，

也没搞出过什么《惩治叛乱条例》来法办任何国民党，也没禁

止国民党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出入境，也没禁止国民党在中央

政府所在地办报，办杂志，也没军法大审或司法小审过任何国

民党。”⋯⋯这种“张大帅”，不是也太不小气了吗？后来的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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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党宣传家，整天那样小气的丑化“北洋军阀”，这不太不公道

了吗？

⋯⋯（略一编者）

再看如此度量

国民党定都南京后，宣布“厉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”，宣布

“党外无党”了。国民党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《中国国民党

宣言》中，虽然公然保障过“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⋯⋯之绝对

自由权”，但是，当它取得了政权，它可没这样痛快，它要先实

行“训政”再说。

“训政”是清朝西太后用的名词，国民党用这种字眼，真是

好有一比。国民党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通过了《国民政府

组织法》，同时通过了六条“训政纲领”，以为这个组织法的依

据。陈茹玄在《增订中国宪法史》里，曾说这个《国民政府组织

法》下“国民政府之组织，非合议制，实大近独裁制”，是“合议

其形式而独裁其精神”的。陈茹玄是国民党大员，他这种说

法，悍然表示了国民党是独裁的。既然独裁，一切就没道理好

说。在“党外无党”的独裁下，自然什么度量就都谈不上了。

制度上如此，再配上人事上的度量狭小者 如胡汉民、吴敬

恒（稚晖）等等 当道，自然所有无度量的事，也就层出不穷

了。

以对青年党的党魁曾琦为例。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八月

三十日将他逮捕，幸亏他认识王宠惠，经王宠惠力保，才得脱

身，避往日本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，曾琦发表“一致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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